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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域共在与集体欢腾：节庆旅游
剧场中的游客体验共睦态形成研究

余志远　闫铭　谷平平

　　摘要：节庆旅游逐渐成为旅游吸引物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肇兴侗寨为案例地的研究发现，在肇兴侗寨“反

结构化”的剧场中，剧场氛围和互动表演场气氛的营造对游客体验共睦态的形成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在场域共在

的前提下，旅游者获得亲身体验、共同焦点关注及情感共享的机会，这些因素构成旅游体验共睦态达成的核心条

件；通过互动及身心参与，节庆旅游者积极采撷并认识旅游世界中的符号，由此获得情感能量的聚合并实现集体欢

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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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庆旅游在旅游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近年来，节庆旅游的数量、多样性和普及程度获得了较大的增
长。旅游者通过节庆旅游参与可以体验地方文化，不断地汲取美学和文化上的营养，感受差异和快乐。旅游
地通过举办节庆活动让传统文化得以再现和发展，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振兴了当地的经济。但有学者指
出，尽管我国每年举办的节庆活动有近上万个，但真正能够吸引游客关注并参与其中的节庆活动并不多见，
节庆活动依然缺乏足够的吸引力①。为此，有学者将“共睦态”理念引入节庆旅游体验设计②，认为这将有助
于旅游者沉浸其中，以至于忘记了时间的流逝，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达到高峰体验状态③。由此看来，共睦
态体验实际上是旅游者体验的最优状态或理想状态。节庆旅游者的共睦态体验对优化节庆旅游产品设计、
提升节庆旅游吸引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文献综述
共睦态的概念发端于人类学，指的是“结构－反结构－结构”仪式过程中的一种现象，意味着对现实世界

秩序和规则的颠覆与超越，仪式参与者之间平等相处④。后来的研究发现，一些娱乐性、休闲类的活动也表
现出共睦态的特征，共睦态被广泛应用于漂流或跳伞等冒险活动、草原旅游、嘉年华、狂欢节、音乐节等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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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情境的研究。
旅游学者对共睦态的相关研究聚焦在三大主题。其一，旅游共睦态的含义和内容结构。２００８年，赵红

梅将共睦态概念引入旅游领域，但当时对该概念并未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其后，谢彦君指出，旅游体验共睦
态是旅游者在群体互动的旅游情境中，依循建构性程式，通过在场的角色扮演而达到一种共鸣式移情体验状
态①，强调从时间、空间、人和物等维度来理解该概念②。其二，旅游中的共睦态体验。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包
括：Ｖａｒｌｅｙ发现，皮划艇运动员在划艇过程中经历了兴奋和挑战，从中获得满足感和深刻的精神意义，成为
阈限世界的一部分③；Ｐｏｍｆｒｅｔ指出，登山新手在极限状态下可以体验到正常生活中很少实现的剧烈情感和
变化，达到山顶时更会感到放松和兴奋，所有的恐惧、压抑和虚弱随之抛之脑后④；Ｈｉｇｇｉｎｓ对宗教朝圣旅游
者的共睦态体验进行了讨论，认为神圣化的活动体验让人们暂时从他们的身份和传统、结构化的规范中解脱
出来，帮助其与其他参与者建立起特殊的联系，获得更大程度的信心与信任⑤。其三，共睦态体验对于个体
的影响。研究发现，旅游中的共睦态体验带给旅游者更多的真实性、无执念、乐观主义、自我效能感，让自己
平静下来，改善了社会关系等⑥。

受到“旅游可被理解为一种仪式”⑦思想的启示，旅游学者开始对共睦态概念产生了兴趣，并将其纳入
旅游学科理论融合与创新的范畴。已有研究重点回答了旅游共睦态是什么，它带给旅游者怎样的影响等问
题。但相关研究对于旅游体验共睦态形成过程的探讨略显不足，并缺乏实证性的科学研究成果。鉴于此，本
研究选择肇兴侗寨文化遗产地作为案例地，以该案例地节庆旅游者为研究对象，基于互动仪式链理论，运用
主题分析方法探讨旅游体验共睦态的形成，以期丰富旅游共睦态领域的知识积累。
二　研究设计
（一）理论分析框架
互动仪式链理论由柯林斯提出，该理论关注那些具有情感和意识的人类群体中的瞬间际遇（Ｅｎｃｏｕｎ－

ｔｅｒ），其核心思想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聚集在同一场所，亲身在场，产生对同一事件的共同关注，引发共
同的行动，并对局外人设定屏障和界限；通过对共同事件的关注或共同的行动，彼此分享共同的情绪或情感
体验，个体的情感能量得到提升的同时，产生集体兴奋感，并获得群体认同，增进了群体团结⑧。旅游者进入
节庆旅游空间，观赏东道主的表演，并积极与其他群体进行互动，其本质是在旅游空间中发生的各种互动仪
式。因此，互动仪式链理论为本研究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分析框架。

（二）案例地概况
肇兴侗寨位于贵州省黔东南地区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东南部，是全国最大的侗族村寨之一，素有“侗

乡第一寨”、“鼓楼之乡”、“歌舞之乡”的美誉。全寨分为１２大房族以及仁、义、礼、智、信５个组团，每个组团
各建有１座鼓楼。侗族文化底蕴深厚，人文风情原始古朴，村寨拥有独特的建筑、语言、服饰、歌舞文化与传
统习俗，这与现代都市人日常生活体验形成较大的差异，具有强烈的“反结构”化特征。肇兴侗寨的节庆活动
丰富多彩，每逢节日或宾客临门，村民们欢聚在鼓楼、歌坪，举行踩堂祭祖、集众议事、嫁娶丧葬、迎宾送客等
活动，还有一些与乡村情境相结合的活动，如插秧、抢鸭子等，游客可以参与其中，场面十分热闹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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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料收集与分析
本研究主要采用参与式观察与半结构化访谈获取研究资料。２０２１年端午节期间，研究者前往肇兴侗寨

展开为期５天的田野调查，并在征得受访者同意的情况下进行深度访谈，有效访谈者２１人。访谈主要围绕
以下提纲展开：描述参加节庆活动的过程经历；体验过程中达到高峰状态的心理描述；对活动参与中互动问
题的看法及其带来影响的认识；对目的地举办节庆活动的感受或想法。此外，本研究还通过马蜂窝、去哪儿、
途牛等旅游网站收集游客撰写的较为完整的肇兴侗寨游记２０篇。
本研究主要使用主题分析法进行质性研究数据的分析。主题分析法是对访谈资料或文本进行系统分析

的方法，试图从资料中归纳出与研究问题相关的现象，并诠释该现象，目的在于发现蕴含于文本中的主题，以
及发掘主题命名语词背后的想象空间与意义内涵。
三　仪式氛围：节庆旅游剧场中共睦态形成的情境因子
共睦态是旅游者参与互动的结果，属于情境作用的产物。按照柯林斯的观点，人们的一切互动皆发生于

一定的情境之中①。这种互动不仅取决于特定行为发生的情境，还会受到地理空间环境的调节②。因此，在
节庆旅游体验过程中，构成旅游情境的条件既有物理环境，也有行为环境。这两者都能产生氛围，这种氛围
就像是空气里的味道，包裹着旅游者的心理感知世界，影响并调节着他们的心理和行为。当旅游者感受到节
庆旅游剧场中愉悦氛围的刺激时，会收获美好的情感体验，达到高峰状态。节庆旅游体验中的仪式氛围，主
要由剧场氛围和互动表演场气氛构成。

（一）作为背景点缀和气氛烘托的剧场氛围
从旅游表演理论角度来看，肇兴侗寨整体上就可以看作为一个大的剧场，该剧场的氛围主要由该区域地

理环境中的各种景观、活动及人物等构成。它们以布景和道具的形式存在，对节庆旅游体验起到背景点缀和
气氛烘托的作用。肇兴侗寨旅游地的森林、溪河、风雨桥、吊脚楼、鼓楼、梯田，穿着民族服饰、跳着传统舞蹈
的侗寨人等都属于此类因素，这些符号元素共同为这个剧场塑造了一个原生态、真实、神秘、历史悠久、热情、
友好的氛围。所有的这些，都在向旅游者清晰地传递着这样的信息———这是一个侗寨人生活的传统村落，而
不是车水马龙的都市，让旅游者从原有的家乡惯常环境中解放出来，开始进入Ｔｕｒｎｅｒ眼中的“反结构”仪式
过程。
旅游是对于日常生活、平凡世界的超越，是刚性生活的反结构，是逃离日常生活，打破规范，解放自我的

契机③。肇兴侗寨所营造的氛围显然满足了这种超越平凡生活的反结构特性，这种氛围对于游客体验来说
至关重要。受访者谈道：“当地举办的活动与当地的文化紧密相连，就像名片一样的，可以宣传出去。侗寨活
动感觉真的是传统文化的体现，比较有民族特色。最怕的就是那种商业气息特别浓厚的活动，那种体验感就
不好了，肯定会反感的。”（ＰＦ０５）④

氛围的营造不完全依赖于以上有形的物理符号元素，无形的声音也是氛围营造的重要因素。通过声音
体验，让人感知到声音是如何赋予空间与地方以特殊的意义⑤。肇兴侗寨的自然之声（如风声、雨声、流水
声、鸟鸣声、稻蛙声等）以及方言土语、地方音乐、戏曲等人为之声，共同建构起地方独有的声音景观，为游客
带来自然和文化的原真性盛宴。村民们演绎的侗族大歌渲染并塑造着节庆仪式氛围，让游客深切地感受到
侗族大歌的文化，唤起参与者的认同，促使旅游者体验共睦态的形成。有游客表示：“侗族大歌现场真的会让
你情感流露，这个大歌表演是我在电视上不可能感受到的，太震撼了。”（ＰＦ１１）

（二）由剧情推动并创造的舞台中的互动表演场气氛
互动表演场指的是旅游者与他人互动交往而构成行为发生的场域。该气氛的塑造和强化源自节庆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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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现场。如果将表演展示和互动发生之地看作是剧场中的舞台的话，舞台中上演的一切就好比一场跌
宕起伏的戏剧，而整个剧场的气氛则由剧情推动并创造。Ｅｄｅｎｓｏｒ指出，旅游地不应简单地被视为“由规划
制图规定安排好的地方”，而是一个由景点、机场、酒店大堂、旅游巴士等场景构成的大舞台，旅游者、旅游地
居民以及旅游服务人员等在这个舞台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①。
要想成功地激发旅游者的个人情感，就必须模仿生活中的戏剧，而一部优秀的戏剧剧本，除需要有生动

的故事情节外，剧本的艺术结构也尤为重要②。在肇兴侗寨，拦门酒是贵州村寨的重要习俗，是一种特有的
迎宾方式。“拦门酒”就如同小说的序章，它盛大的场面吸引了初至村寨的旅游者的注意，并借此表达苗寨人
的热情好客，促使旅游者从“旁观者”的身份积极向参与者（即合作表演者）的身份转变，进而实现了由日常生
活世界向旅游世界心境的转变。受访者谈及了自己的感受：“我还是第一次体验寨门的迎宾，之前一直是在
电视剧里看到，没想到自己也体验了一次。一开始我都不敢喝，但当服务人员把酒递给我，我感觉特别有仪
式感，自己的旅行拉开序幕一样。”（ＰＭ０５）旅游者被序章所呈现的情节吸引后，需要更加精彩的故事情节起
承转合来丰富他们的体验，并借此达到戏剧引人入胜的效果。在侗寨最大的鼓楼群落间，剧场中上演的“仁
团”、“芦笙节”等传统节庆表演节目则发挥剧情的承上启下作用，向旅游者讲述村寨的历史故事。通常情况
下，高潮部分所设计的旅游活动是该旅游目的地知名度最高、参与人数最多的活动。在肇兴侗寨，参加篝火
晚会是整个旅游剧本中的高潮部分。随着活动的推进，旅游者逐渐融入舞台，其身体、心理认知与外在情境
相互嵌入，整个互动表演场的气氛达到峰值，旅游者的情绪感受也走向高潮。正如受访者所言：“能够参加这
里的篝火晚会，我感觉非常的愉快，最后主持人让我们手拉手，排成一圈，围着中间的火把跳舞，好像他们也
没有什么步伐或者规则，但是我依然觉得很放松，很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ＰＦ０３）
在互动表演场气氛的渲染上，剧情的编排和推动还应注意三个要点。首先，在进行旅游剧本的编排时应

注意各个情节出现的时间与次序，以旅游者的感受和空间的使用为线索来组织各个情境，以实现情节与情节
之间的衔接和转换。其次，需要结合剧本做好舞台布景与道具安排。将剧本中某一情节开展所需使用的舞
台进行装饰与布置，对其中所需的主题道具进行排列组合，从而使表演者所呈现出的表演效果达到最佳状
态。最后，在旅游剧本情节的设计方面，应注意冲突与悬念的设计，旅游者在形成期望的过程中，如果最初
有负面心理（如不安、畏怯）会使该旅游者的期望值处于较低水平，但最终的体验让其获得意外惊喜的机会，
会大大提高旅游者的满意度③。
四　场域共在：表演者聚集下的相互关注与情感体验
仪式氛围弥漫在旅游者的周围，在剧场情境中，它是调节旅游者心境的外部因子。在节庆旅游剧场中，

游客情感体验高峰状态的达成，不仅受到外部刺激因子的影响，更有赖于群体共同聚集的互动和参与者在场
的亲身体验。按照互动仪式链理论，一旦人们聚在一起，就会出现共有体验强化的过程，即产生集体兴奋感，
而这一过程的发生由一组具有因果关联和反馈循环的要素构成。有必要指出的是，仪式氛围和游客群体的
场域共在之间并非完全割裂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某些仪式氛围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集体互动的结
果。

（一）舞台边界：共同表演者的身份认同与外部观众的屏障
按照柯林斯的观点，互动仪式是有边界的，边界存在的意义是将异质群体排除在外④。在仪式互动过程

中通过设置局外人的屏障，有助于保证互动仪式的稳定性与连续性。本文认为，旅游互动仪式中边界存在的
目的有两个方面。第一，舞台边界的设置是为了让部分游客完成身份的转变和心境的转化。具体来说，让适
合参与并有意参与互动的游客由外部观众转变为共同的表演者，并唤起其共同表演者的身份认同感及集体
归属感，更有益于消除交往双方原有身份上的差异，促进共睦态的形成。肇兴侗寨一些旅游项目的设计为游
客提供了成为共同表演者的机会。例如，村寨门口的“拦门酒”不仅象征着尊重、热情与好客，该符号所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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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也意味着这是一种“入伙”仪式。“早上９点，侗年的仪式正式开始，盛装打扮的侗族姑娘们在寨口摆
下拦门酒，每位进寨子的贵宾都要喝过拦门酒才能进寨子。”（ＸＣ０７）游客要想成为共同的表演者，必须通过
这种仪式的参与才能获得身份的承认与认可。旅游者积极与当地居民沟通交流，学习吹奏当地特色乐器，练
习扎染，并身着传统服饰与村民一起载歌载舞等行为，都可看作互动仪式中共同表演者的身份塑造。第二，

舞台边界的设置是为了保持舞台的严肃性和神圣感。并非所有的仪式表演都适合游客参与互动，专业性强
的活动（如侗族大歌），神圣色彩浓的活动（如踩歌堂），这两类活动不适合游客参与互动。有观点认为：“在戏
剧里，多少世纪以来的倾向是把演员摆在远远的地方，在搭起的粉饰一新、装潢华丽、有灯光装置的高高的戏

台上，为的是有助于使无知的人相信，它是神圣的，它的艺术是不可侵犯。”①舞台边界的设定是为了形成屏
障而让游客保持外部观众的身份，这种排他性的仪式在让游客获得敬畏体验的同时，有助于东道主群体在仪
式的互动过程中产生共睦态体验。

（二）“生活世界”、“旅游世界”帷幕切换与亲身体验
旅游空间的生产与消费并非二元独立，而是在东道主和游客的共同作用下创造的②。参与仪式的个体

在物理空间内聚集与接触是互动仪式发生的前提。仪式本身就是一个身体经历的过程，身体聚焦于同一个
地点时，便开始了仪式的过程③。当地的寨民如表演者般构建着民族文化舞台的展示空间，作为外来的“他
者”即游客，他们所进入的旅游世界犹如进入了“反结构化”的阈限空间。“生活世界”与“旅游世界”具有差异
性，旅游生活具有与日常生活显然不同的特性④。在民族村寨旅游剧场中，节庆为游客提供了一个远离日常
生活的空间，游客在其中可以创造和分享强烈的非凡体验⑤。游客从进入寨门开始，就在东道主营造的氛围
物理场域进行互动并收获各式各样的体验。这种共享空间搭建了身体在场的际遇，只要游客与东道主之间
保持着共同在场的状态，全场的气氛就会达到最高点。

（三）关注焦点：角色扮演下的集体互动
互动仪式理论的核心机制在于相互关注，即主体性与情感连接在一起，从而形成与认知符号相关联的成

员身份感。符号中所蕴含的身份象征成为情感的催化剂，促进了群体之间紧密的情感联系。在仪式互动过
程中，人们活动的目的具有一致性、相似性与趋同性，这种因为共同目的而彼此互动的仪式过程，使得日常生
活中原本消失的情感再次被唤醒，仪式中情感因素逐渐增强，这些符号化的表征有助于增强群体团结。肇兴
侗寨给游客提供了诸多群体互动的机会，包括具有民族传统特色的长桌宴、蜡染制作、一起包粽子等活动，以
及带有乡土气息的、同当地村民一起抢鸭子的游戏等。受访者讲述自己更倾向于集体之间的互动：“比如说
像我们这种散客不参与互动活动就觉得很没有意思，但如果参与进去就很有趣了。就像刚才我们看的那个
抓鸭子，大家在一起玩，就特别的开心。”（ＰＦ０４）成功的互动仪式不仅需要身体同时在场，还需要群体对于事
件给予共同的关注，在短暂的情感刺激下带来相互关注的焦点与共享的情感状态。在田野观察过程中，本研
究发现三种互动类型。其一，被动型互动。该类互动是指旅游者在与他人互动时，旅游者处于一种被动接受
状态，但会给他人积极的回应或尝试与之互动。比如有旅游者遇到“拦门酒”活动，虽然个人生活习惯使其觉
得这样的饮酒方式并不卫生，但是本着入乡随俗的观念，还是选择接受。其二，形式型互动。这类互动指的
是旅游者能够主动地参与互动，但并没有全身心地投入。其三，创造型互动。它指的是旅游者在互动中处于
一种积极状态，他们不仅愿意充当旁观者的角色，更愿意接受成为共同表演者的安排。因此，节庆旅游项目
的设计应考虑如何将被动型、形式型互动者积极发展成为创造型互动旅游者，以此提升游客体验品质。

（四）共享情感：符号意义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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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斯特·卡西尔认为整个宇宙由符号构成①。在此思想影响下，旅游目的地被看作是符号的集合体②。
从符号互动的角度来看，肇兴侗寨可以认为是群体通过符号交互的空间。在交互空间里，群体成员共享着某
种情感③，这种思想上的交流对于社群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共睦态体验的产物，共享情感的产生受到
共同事件（活动）参与因素和被当地人接纳与交融的影响。交融指的是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中，人们以平等
身份识别对方，从而进入一种平等关系的状态 。在交融状态中，人们通过即时的互动，分享着彼此间的情感
体验，形成一致的感情聚集，使得成员之间的关系愈加牢固。有游客提到：“七八位老人悠闲地围着火坑、坐
在鼓楼内聊天，并给我这个异乡客挪了个座位，所幸期间有两位懂得普通话的侗族兄弟，使得我很自然地就
融入了他们的聊天。”（ＸＣ０３）语言上的差异为主客互动设置了障碍，但当地村民向游客传递了质朴和热情的
符号，同样促进了村民与游客之间的感情互动。受访者谈到：“有的交流，我们虽然听不懂，但是我们觉得这
种感觉很奇妙，觉得这段旅行挺值得的。”（ＰＦ１３）因此，有效地增进东道主与游客的交流成为游客体验共睦
态达成的重要途径。除了普通话的学习与推广，通过热情、友好的待客方式及无需语言的参与互动等可以让
游客与东道主获得共通的基础，并通过多种形式增进游客对肇兴侗寨旅游剧场中各种符号的认识。
五　节庆旅游体验中共睦态效果
（一）情感能量聚合与最大化
旅游体验共睦态的达成是互动的结果，本质上是参与者之间情感能量的交换，没有情感的流动，社会互

动不可能发生。在某种程度上，互动仪式是一种承载着情感能量的符号表达，为符号的建构提供了一个动态
的过程模型④。旅游者的体验本质上是一种符号互动现象，也是一系列符号采撷的过程⑤，这些由主体所感
知到的符号是情感能量得以聚合的基础。肇兴侗寨节庆旅游剧场好比一个大的符号系统，蕴藏了景观、人
物、活动等具有各种意义的符号，为整个场域孕育着情感能量。该剧场中身着传统民族服饰的东道主，其外
表打扮就向旅游者传递着多重符号意义，并会给游客带来不同的心理感受。东道主身着传统民族服饰可以
使旅游者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已经暂离了惯常居住地，并进入到了旅游世界。这种外观打扮其实是旅游目的
地移动的形象招牌，穿着特色民族服饰的东道主扮演着“文化经纪人”的角色，即作为中间人把游客引入真正
的民族文化氛围中。符号域被视为由东道主和游客所构建的场域，处在不断的动态演变过程中，而非一个封
闭、静态或僵硬的结构。随着旅游主体之间的互动以及符号的互译，情感符号不断地生成并向中心聚集。符
号解译过程不顺利或者符号意义解读存在差异，会导致情感对中心的离散和淡化。因此，共睦态形成的理想
状态是旅游场域内部生生不息、源源不断地产生情感符号，并积极地向中心聚集，让游客产生兴奋、畅快、自
豪、陶醉和享受等心灵感受。个体的身份符号与群体成员的身份达成一致，产生了情感共鸣，使得整个群体
互动具有较大的稳定性。

（二）集体欢腾下的符号狂欢
集体欢腾是涂尔干（Ｄｕｒｋｈｅｉｍ）描述澳洲原始部落举行的宗教仪式庆典而提出的概念，是指当游客聚集

在一起所形成的如触电般的激流，促使人们达到极度亢奋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的心灵是完全敞开的，任
何的情感表达都是畅通无阻的⑥。肇兴侗寨游客通过参与系列活动，他们的情感被唤起，实现了和大家一起
“嗨”的状态，此时的游客无关身份、区域和文化背景，而是作为旅游者单纯地和大家一起互动，感受这场欢快
的节庆活动，放松身心，尽情地享受当下的快乐，人在与环境互动过程中达到最优的高峰体验。旅游者回忆
在侗寨参加谷雨节：“当天晚上，寨子的大街小巷到处是要乌米饭的人，不论认识与否，只要走在河边、街巷，
看见人就抹锅烟灰，整个寨子像沸腾般，全寨男女老少、商家、游客都处于极度的狂欢中。”（ＭＦＷ０４）互动性
与自由感引发了在场表演者集体性的关注，彼此的身体在场使得参与者形成了一种高涨的热情感和集体欢

７８

余志远　闫铭　谷平平　场域共在与集体欢腾：节庆旅游剧场中的游客体验共睦态形成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引》，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４３页。

Ｄｅａｎ　ＭａｃＣａｎｎｅｌｌ《旅游者：休闲阶层新论》，张晓萍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２３－１３２页。

赵星植《论传播与社群：一个皮尔斯传播符号学路径》，《中外文化与文论》２０１７年第１期，第９２页。

诸葛达维《游戏社群情感传播的互动仪式机制研究》，《浙江传媒学院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１期，第１２４页。

彭丹《旅游符号学的理论述评和研究内容》，《旅游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５期，第８８－９０页。

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８０－２８９页。



腾或共睦态的兴奋感，整个场所变得沸腾起来。参与者回忆道：“表演结束，所有演员走向场地，向大家招手
示意，手拉着手围成一圈跳起舞来，大家纷纷加入，释放着奔放的激情，仿佛这一刻大家成为了朋友，十分暖
心。”（ＸＬ０１）在仪式里，人们的情感得到了表达和宣泄，节日的文化内涵和意义也得到了传承与彰显，这种集
体欢腾是对于先民的共同祭祀与追忆，也是一场集体的认同与符号的狂欢游戏①。
六　结论
本研究以肇兴侗寨为案例地，依托节庆旅游者体验经历，借鉴互动仪式链、旅游表演和符号学等理论，探

索了文化遗产地节庆旅游者体验中的共睦态形成问题。研究发现，肇兴侗寨文化遗产地举办的节庆活动，为
游客提供了释放压力、获得放松自我的机会，在这种反结构化的节庆旅游剧场中，游客聚集在一起，和谐相
处，在共同关注的仪式活动中突破阈限，达到了真实而自然的交融状态，实现情感的共享和情感能量的提升。
具体来说，本研究结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识别了互动仪式链构成的新要素。柯林斯突出强调了

共同的事件（活动）群体聚焦、排除局外人的屏障及相互关注等要素，但本研究发现，仪式氛围塑造对游客体
验共睦态形成同样重要。仪式氛围主要由剧场氛围和互动表演场气氛构成，前者以背景形式存在，对节庆旅
游体验起到背景点缀和气氛烘托的作用，后者的产生则强调了剧情的推动和创造。剧情设计除了把握开端、
发展、高潮和结局等基本结构，还应考虑时间上的规划、空间上的布置、情节上的冲突与悬念设计等要素。其
次，游客进入节庆旅游剧场后，由于场域共在的前提，他们获得亲身体验、共同焦点关注及情感共享的机会，
这些因素构成游客体验共睦态达成的核心条件。最后，旅游者通过互动及身心参与，积极采撷并认识旅游世
界中的符号，由此获得情感能量的聚合并实现集体欢腾。
本研究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提升节庆旅游的吸引力。第一，旅游目的地节庆活动项目设计需要重视以

“地方”为舞台的布景设计，重视地方性元素的融入，以此构建一个与旅游者日常生活环境迥异的反结构化的
旅游剧场，通过剧场的环境和氛围激发游客的热情。第二，精心安排活动项目，尤其要注重程序化和仪式化，
给游客创造一份难忘的回忆。第三，在活动项目允许的情况下，积极促进旅游者由外部观众向共同表演者身
份的转变，并尽量改变其被动式、形式类的互动状态，让其主动参与互动，并全身心地投入。第四，旅游地不
仅需要关注符号的生产实践，同时要做好符号的解码工作，努力让游客实现情感能量的聚合与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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